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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地，而阅馆书，书为主而我为

客，无异寄生于书。 ”
1949 年上海解放前夜 ，叶

景葵病逝。 好友张元济饱含深

情作诗云 ：“万卷输将尽 ，豪情

亦罕闻 。 君能成众志 ，天未丧

斯文。 ”

蒋抑卮与凡将草堂

当叶景葵倡导并筹建合众

图书馆之际，他的事业“黄金拍

档”、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蒋

抑卮自然不会作壁上观， 他当

即捐出明庶农业公司股票 5 万

元作为图书馆购书基金， 又率

先捐书 34000 余册。 蒋抑卮表

示：“旧书应该归到图书馆 ，让

社会上从事这种学问者利用 ，
一人的搜求是有限的， 终是要

靠着互相通假的。 ”
蒋家善于经商，名头赫赫，

独占杭州丝绸业的半壁江山 。
蒋抑卮 （字一枝） 自幼好学不

倦，曾随章太炎学习文字、音韵

和 训 诂 ，1902 年 东 渡 日 本 留

学，专攻政治经济，初通金融之

道。 回国后，蒋抑卮躬身参与了

浙江兴业银行的筹划与创立 ，
之后接替父亲成为该行董事 。
经营管理银行之余， 蒋抑卮尤

好读书藏书， 茶余饭后手不释

卷， 与同仁以道德学问互相砥

砺， 形成了一种处事严谨沉稳

的作风。
1918 年，蒋抑卮联手“银行

业大咖 ”李馥荪 、张嘉璈 、钱新

之等合资买下沪西宅地 70 余

亩，兴建别墅区 ，取名 “范园 ”。
蒋家为园中大户，独占 644 号、
646 号两幢别墅， 蒋抑卮在自

家别墅后面建一幢三层楼的藏

书楼， 以汉代司马相如文字学

著作《凡将篇》为自励，得名“凡

将草堂”，将多年来千辛万苦购

入的图书珍藏于内，达 15 万卷

以上。 其中以购得苏州汪柳门

万宜楼藏书为基础， 陆续增添

经、史、子、集各类典籍，特别是

收藏了江南一些名门望族的族

谱共 526 卷 451 册， 以明成化

和万历年间的抄本或刊本最为

珍贵。
除了对合众图书馆鼎力相

助， 蒋抑卮最让人津津乐道的

故事， 是与鲁迅先生的一段书

缘。 1909 年 2 月，鲁迅和弟弟

周作人在东京翻译出版 《域外

小说集》，这是周氏兄弟生平第

一次的文学努力， 此举得到了

绍兴老乡蒋抑卮的支持， 慨然

垫出一笔印刷费。 周作人《知堂

回忆录》有一篇文章题为《蒋抑

卮》，对此记述：“他一听译印小

说的话，就大为赞成，愿意垫出

资本来 ，助成这件事 ，于是 《域

外小说集》的计划，便骤然于几

日中决定了。 ”初集印了 1000
册，二集印了 500 册，由于销售

不佳， 卖剩的书籍保存在杭州

的蒋广昌绸庄和上海的凡将草

堂藏书楼。 对蒋抑卮的这一义

举，鲁迅一直心存感激，两人鸿

雁往来，联络不辍。 有人盘点，
从 1912 年到 1928 年， 鲁迅日

记中至少有 42 处提到蒋抑卮。
1936 年鲁迅病重，蒋抑卮曾到

大陆新村探望， 兴奋地表示要

为 鲁 迅 办 一 个 从 事 文 学 创 作

30 周年纪念会。 未料这一次见

面竟成永别。 追悼会那天，蒋抑

卮送去了 “文章千古 ”的挽幛 ，
还找到许广平许诺要资助 《鲁

迅全集》的出版。
鲁迅年轻时爱给朋友起绰

号。 比如称文字学家钱玄同为

“爬来爬去”， 称日本留学的同

学邵明之为 “熊 ”，给蒋抑卮起

的绰号， 干脆就是一句绍兴闲

话“拨伊铜钱”。 原来，急公好义

的蒋抑卮平常有句口头禅 ，凡

是遇到危急难搞的事情， 常说

“拨伊铜钱”（即 “给他钞票”的

意思）， 充满了银行家的豪气、
底气和义气。 蒋抑卮 “拨伊铜

钱” 之名不虚。 他早年赞助的

《浙江潮》， 系上世纪初浙江籍

留日学生创办的期刊， 闻讯创

刊当即掏出 100 元作为杂志的

开办费；他以个人名义设立“凡

将草堂小学基金”，以其父母名

义设立杭州孤儿院教育基金 ，
并设想捐资设立一个奖励 “以

研究丝织为专务、著有信誉”的

“本国人学术团体”， 尽管这一

愿望在他生前未能实现。
谨遵先父遗命， 蒋抑卮的

几 个 儿 子 也 热 心 社 会 公 益 ，
1952 年 把 凡 将 草 堂 留 存 的 藏

书 200 余箱 1213 种，全部捐赠

给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 ，如

今 绝 大 部 分 珍 藏 于 上 海 图 书

馆。 蒋抑卮生前在浙江兴业银

行留下一笔可观的遗产， 建国

后 划 归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上 海 分

行 。 上世纪 80 年代 初落实政

策， 蒋氏后人拿出其中的 3 万

元在浙江丝绸工学院 （今浙江

理工大学）设立“蒋抑卮丝绸奖

学基金”， 以奖掖优秀学子，振

兴民族丝绸工业。

陶湘与涉园

津 门 众 多 的 私 人 藏 书 家

中，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总经理

陶湘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

物， 他的藏书多达 30 万卷，集

于自身，又散于自身。 纵观其三

十余载藏书生涯， 正所谓聚也

匆匆，散也匆匆。
陶湘（字兰泉）大半生从事

实业和金融业， 在争逐利场之

余暇 ，寄情于图书 ，自言 “生平

于缥缃外 ，无他嗜 ”，因而被称

为商场俗世之雅人。 1926 年，
他应国立故宫博物院管委会委

员、 故宫图书馆馆长傅增湘之

聘， 出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专

门委员， 成为专门鉴定殿本书

的专家。
天津的成都道、西安道、山

西路合围的三角地， 民国时期

这里西式洋楼鳞次栉比， 然而

十 年 前 却 被 拆 成 一 片 临 时 绿

地，惟有一幢洋楼岿然独存，显

得 有 些 孤 独 和 无 奈 。 1922 年

“涉园”主人陶湘由北京迁居天

津，便在这栋楼里展卷摩挲，藏

书纂述 ， 直至 1934 年 移 居 上

海。 为收集宋版精品，陶湘不仅

在京津两地书肆访求， 而且还

向南北方的书贾求购， 一旦遇

到孤本善本，不惜代价，一律收

购珍藏， 数年后其收藏宋版精

品达 40 余种， 均为罕见珍本。
据傅增湘 《故宫殿本书库现存

目题辞》记载，陶湘涉园藏书总

数多达 30 万卷。
与当下收藏圈崇尚 “真 、

精 、新 ”如出一辙 ，陶氏藏书亦

有三个特点：一是品性真，以明

本 及 清 初 精 刊 本 为 搜 求 的 大

宗；二是品质精，嗜好毛氏汲古

阁刻本、 闵氏套印本、 武英殿

本、开化纸本等，所藏皆为海内

一时之冠；三是品相新，藏书讲

究完美无缺， 尤其重视装帧精

美，书籍入藏之前，他总要亲自

检查整理，如稍有破损，必购旧

纸， 觅良工巧匠照原书笔法摹

写补足，整旧如旧，还亲自设计

月牙式四合书套，选工极严，被

书林誉为“陶氏书套”。
丰富的藏书为陶湘校勘创

造了条件， 而精于校勘是保证

刻书质量的关键因素。 刻书不

仅可以保存古籍，传承文化，还

可以弥补存世之不足。 经他校

勘的书籍，几乎红笔圈遍，用心

剖析其中的疑义错谬； 而经他

刻印的古籍，校订优良，纸墨优

美，行款装订均为佳妙，在民国

时期的出版界中享有盛誉。 自

1921 年至 1931 年，涉园校勘 、
刻印的古籍均为当时所罕见 。
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记事诗》
中评价陶湘刻书成果：“以类求

书书不同，巧于弃取绍陶公，藏

书岂若传书久， 欲散家赀养刻

工。 ”陶湘由藏书转入刻书，足

见其目光如炬，志向高远。
“读书难 ，藏书尤难 ，藏之

久而不散，则难之难。 ”明清思

想家黄宗羲道出了典籍聚散的

甘苦。 陶湘虽为银行家，却不善

理财，寓于沪上后，夫人撒手人

寰，家务无人照料，又专事刻印

古籍，入不敷出，难以供养子女

读大学，家境每况愈下。 于是他

开始出售藏书， 同时继续刊刻

古籍，以维持生计。 涉园藏书，

海内外知名，大都争相购买，日

本侵华后，陶湘不受利诱，拒绝

与日伪合作。 因刻书之业无后

人继承， 陶湘生前就有将遗留

藏 书 及 书 版 交 国 家 保 存 之 夙

愿，他在遗嘱中教育后人，不论

有无回报 ，也应 “公藏世守 ，万

勿弃置”。 陶湘临终前，珍藏大

部分散去，而利债陆续还清，所

剩万余册精本图书及若干碑帖

仿宋书板约 40 箱，寄存在天津

交通银行保管箱库房里。 新中

国成立后， 陶氏子女遵照父亲

遗愿，将 40 箱藏书悉数捐献给

国家， 使陶湘毕生所聚集的最

后一批珍藏化私为公， 找到了

最好的归宿。
涉园藏书的散佚， 恰与时

局动荡休戚相关， 正如陶湘在

《清代殿版书始末记》 中所言：
“国力之孱弱而文物相与以俱

衰。 ”别具慧眼识典籍，无奈聚

散两匆匆。 在浩瀚藏书历史长

河里 ， 陶湘宛若一颗流星 ，30
万卷典籍瞬间即逝， 却在书界

留下绚丽夺目的光耀。

叶玉森与五凤研斋

一个人，通晓中西文化，涉

猎多门学术，洞悉世情百态，既

攻诗词文赋，谙熟外文翻译，亦

善书画篆刻，考释甲骨文字，还

涉足音乐教学， 解析代数几何

微积分难题， 如此多面手便是

曾任上海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秘

书长的叶玉森。
1880 年，叶玉森（字荭渔 ）

出生在江苏镇江九如巷， 小小

街巷人杰地灵，方圆一两里内，
“盛产”文化名人，诸如“京江画

派” 代表人物张夕庵，《铁云藏

龟》作者刘鹗，《马氏文通》作者

马建忠，图书馆学大师、书法家

柳诒徵，楹联学家赵曾望等等。
叶玉森从小天资颖异，16 岁考

取秀才，29 岁赴日本早稻田大

学、明治大学攻读法律。 叶氏多

才多艺， 担任音乐教员， 编著

《手风琴唱歌 》一书 ，攻克数学

难题，出版《筹尘》算稿一册，潜

心文学创作，发表小说《阿娜恨

史》《皇帝借债》《牛女怨》等，至

于信手拈来的诗词楹联丹青治

印更是不计其数。 甚为难得的

是， 他还翻译引进了不少外国

著名诗人的作品 ， 且 风 骚 、乐

府 各 体 兼 备 ，如 雪 莱 的 《云 之

自 质 》用 骚 体 翻 译 ，邓 尼 生 的

《战死者之蠕与孤 》 用乐府诗

翻译 ，朗费罗的 《矢与歌 》用汉

魏乐府体翻译 ，引领当时诗坛

风气之先。
宦海浮沉，仕途坎坷。 回国

后叶玉森混迹于家乡政界 ，先

后担任议会议员、政府知事、法

院推事兼检察庭长等职， 郁郁

不得志，卸任来到上海闯荡，在

同乡好友、南社同道的扶助下，
进入上海交通银行总管理处任

秘书长，谋一枝之栖。
叶玉森的五凤研斋， 取自

他收藏的 “汉五凤二年砖砚”，
极为珍罕， 故而砖砚被叶氏视

作书斋长物。跻身银行、案牍劳

形之余， 叶玉森埋首于五凤研

斋 ，博览群书 ，潜心著述 ，特别

在金文、甲骨文领域多有心得，
朝夕摹写， 对古文字的形体与

笔法谙熟于心。 他斥资购进甲

骨 1300 片 ， 研究 其 结 体 和 章

法，“以毛笔为刀笔”，致力于甲

骨文的书法创作。 他的篆书不

拘于字形， 从用笔到结体随意

念而行 ，生动婉转 ，精致细腻 ，
富有书卷气息。他还是“在印坛

上 用 甲 骨 文 刻 章 开 先 河 者 之

一”，并撰写 《说契 》及 《研契枝

谭 》各 一 卷 ，奠 定 了 其 在 甲 骨

学界的地位和影响。 补白大王

郑逸梅说 ：“海内擅甲骨文者 ，
罗 振 玉 外 ， 当 推 丹 徒 叶 荭 渔

（玉森）。 ”
天妒英才， 叶玉森长期焚

膏继晷， 废寝忘食，“每于子夜

深，揽卷一灯爇，……勒披眼欲

昏 ，冥索脑乃热 ”，终于积劳成

疾，得了肺气肿，在贫病交迫中

溘然长往，享年 54 岁。 叶玉森

早年虽在家乡为官， 但洁身自

好 ，两袖清风 ，家无田产房产 ，
又不善打理家政， 一家老小及

弟妹生活费用均由他负担 ，仅

靠银行职员的收入难以维持开

支，以致债台高筑，辞世时家徒

四壁， 丧葬费只好由上海交通

银行解决。
叶玉森生前完成的最重要

著作 《殷墟书契前编集释》，经

上海中南银行总银文书主任兼

总务课长秦更年、 四行储蓄会

襄理吴静庵等热心人士组成的

“叶荭渔 （玉森 ）遗著整理同仁

会”的鼎力相助，于 1934 年 10
月由上海大东书局石印面世 。
令人扼腕的是，其《殷墟书契后

编集释》亦已脱稿，书稿却被佣

人偷卖至扬州书肆， 至今不知

下落。 叶氏五凤研斋遗书数万

卷， 被他的小儿媳称斤论两卖

给了镇江图书馆。 至今，镇江图

书馆古籍部还收藏有他的数十

种著作手稿， 是国内收藏叶玉

森文献最多的机构。 ■

叶玉森

邗 （上接 14 版）


